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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赵 克克 明明 散散 文文 四四 题题
青海湖，城西湖，一个在黄河之源，

一个在淮河之滨，二者本没有任何交
集。而那个夏天，站在青海湖畔，我却不
由地想起家乡的城西湖；自从邂逅了青
海湖，每次驻足城西湖岸，放眼波光潋
滟的湖面，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千里之外
的青海湖。

或许有人会笑话我，一个面积尚不
足百平方公里的城西湖，怎能和广达数
千的青海湖相提并论呢。是的，这是实
情。但是，在我情感的世界里，这两个湖
难分伯仲，我总固执地认为它们是姊妹
湖。
两个湖都与北方水系有关，有非常

相近的形成史。青海湖是一个地质断陷
湖，成湖初期与黄河水系相通，湖水通
过东南部的倒淌河泄入黄河。由于新构
造运动，周围山地强烈隆起，致使原来
注入黄河的倒淌河被堵塞，形成了水域
广大的青海湖。而城西湖呢，本是淮河
的一个支流，由西南向东北径流注入淮
河。第四纪晚更新世，沿淮一带呈沉降
状态，河流迂回侧蚀作用强烈，使得城
西湖河道逐渐加宽。也由于新构造运
动，到晚更新世晚期这一区域自南而北
翘起，淮河河道逐渐北移，南侧地形低
洼处便形成城西湖的“胃状”湖体。如此
看来，这两个湖的形成历史有着天然的
巧合，就像是人的心灵感应。

两个湖都是有故事的。关于青海湖
的，神话色彩浓厚。一千多年前，唐蕃联
姻，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临行
前，唐王赐给她一面能够照出家乡景象
的日月宝镜。途中，公主思乡心切，便拿
出宝镜，果真看见了久违的长安，不禁泪
如泉涌。然而，她记起自己的使命，便毅
然扔出宝镜，只见一道金光闪出，变成了
青海湖。另一个更神话的故事是，天宫王
母娘娘每年农历六月六设蟠桃盛会，宴
请各路神仙，会址千挑万选，最终确定在
她最大的瑶池——— 青海湖。这些故事，无
疑给青海湖蒙上神秘的面纱。
城西湖没有这样的神秘，但它却是

真实而颇具震撼力的神话。且不说新中
国成立之初，在开国领袖“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的号召下，城西湖畔摆开了治
淮战场，创造了人定胜天的奇迹；也不
说特殊年代，在城西湖及其以南丘岭地
区，兴建了为世人惊叹的史河引灌工
程，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单说城西湖
从上世纪60年代的“沧海桑田”，人们就
不能不由衷点赞这一现实版的传奇。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
计划围垦城西湖的报告做出批示。就是
这个打着时代印记的“五·七”指示，改
变了城西湖的面貌。两个师的军人，十
万名的民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淮
河蓄洪湖里诞生了一个军事化的农场。
春天里，一垄连着一垄的麦苗，释放着
鲜艳的绿，无边无垠，直逼你的眼睛；夏
天里，弥望的是灿然的麦穗，黄中透着
亮色，如跳跃的金子一般；最壮观的是
收割时节，湖内湖外，堤上堤下，到处都
是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到处都是奔驰
的绿军车，此起彼伏的歌声，此起彼伏
的号角声，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声……
整个的一部动感十足的超级大片。军垦
不仅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创造了极
为可观的物质条件，对当地的工贸、交
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融洽了军民关
系，演绎了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
事，这些故事犹如窖藏老酒，愈来愈散
发出令人回味的幽香。当历史掀开了新
的一页，中央高层决策者又统观全局、
放眼未来，撤出城西湖围垦部队，退耕
还湖，使这颗淮河明珠焕发璀璨夺目的

光彩，让一方百姓尽享自然生态的绿水
青山。

青海湖与城西湖的故事，情节不
同，背景各异，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我倒
觉得它们更像是一个故事，由远古虚拟
到现代真实的演绎或续接。我还痴痴地
想，如果能够发掘出城西湖故事的细节
与幽微，那它将会生出翅膀越飞越远，
其动人魅力定会远超过青海湖的神话。

青海湖与城西湖，其共性还在于它
们都具有原生态的美。两个湖，一样是
大自然馈赠的珍宝，一样的清波荡漾一
碧万顷，一样的淡妆浅眉素面朝天，一
样令人的视野与心胸为之一阔，一样叫
人惊叹“海到无边天作岸”。

两个湖水面都极有层次感，近处很
浓，温婉如玉，蕴涵极深；远处明淡，闪
闪烁烁，如新开的铜镜；更远处则迷迷
茫茫，如梦如幻，与天边融为一体，像极
了大画家笔下隐隐约约的写意画。若要
细加比较，青海湖更像是大地托举的一
面宝鉴，而周边的金黄油菜花和杂生的
各色高原花草给它镶上彩框。而城西湖
则四季各有意趣。春夏季节，垂柳披拂，
湖面时隐时现，明灭不定，好似“犹抱琵
琶半遮面”的女子半藏在一帘幽梦中；
秋冬时节，树叶凋落，闪亮亮蓝汪汪的
湖水便落落大方地接近你，展示它晨光
的素净与晚霞的华美。

青海湖被誉为“鸟儿的天堂”，满湖
的水鸟与游人欣喜欢跳，或翩翩飞舞，
或小憩水面，或相逐嬉戏。资料记载：青
海湖常有野生鸟类220多种，代表性的
有玉带海雕、胡兀鹫、金雕等；春天里，

斑头雁、鱼鸥、棕颈鸥等齐聚于此，在海
岛上筑巢垒窝；金秋时节，迁徙的鸟类
也在这儿歇息；还有，特意选在青海湖
度冬的大天鹅。种类、数量繁多的鸟儿，
构成了青海湖一道诱人的风景线。

其实，城西湖也是“鸟儿的天堂”。
常年居留在湖区的是野鸭，分大青鸭、
麻鸭、花脸鸭等，它们在此产卵，孵雏，
成群结队飞来飞去，远看如同一片青
云。初春和深秋时节，迁徙的大雁也在
这儿停歇，一阵阵一群群，数量煞是可
观。近些年来随着湖区生态环境的改
善，白鹭、鸥鸟、白天鹅等也云集于此，
勾画出一幅唯美而壮观的画卷。

湖面有鸟，水里有鱼，这也是青海
湖与城西湖的相同之处。青海湖地处海
拔3000多米的高原，生长的都是高原
鱼，像湟鱼、斯氏鳅、梭形鳅等，大多是
禁捕的特有珍稀物种。而城西湖水面宽
阔，水藻丰茂，水温适宜，为鱼类自然繁
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淮滨大型
天然鱼场，也是垂钓爱好者享受渔趣欣
赏美景的游乐场。无论春夏秋冬，慕名
而来的钓友，在湖畔及通往湖心的路道
上接续起钓竿的长龙，这无疑又平添了
一道独特风景。

青海湖，城西湖，两个湖在对比蒙
太奇的作用下，化作相互叠加的镜头，
进而催生出许多关于城西湖的联想与
想象。恍如翡翠的湖面，碧波闪烁，画舫
轻飏，一橹一桨摇出丝丝缕缕的惬意与
浪漫；通往湖心亭的曲桥上，钓者列阵，
观者如云，眼眸中闪出动人心弦的诗与
远方；荷花、菜花、柳丝簇拥的环湖堤
岸，健身步道，蛟龙盘旋，无数矫健的身
影释放出魅力十足的青春与梦想……
每每这样想着，城西湖便越发成了我心
中的青海湖。

是的，随着“两山理论”的深入人
心，随着淮河生态文化圈的构建，随着
乡村振兴行动的升级，淮畔明珠城西湖
定然风姿绰约，她和青海湖还真的成为
姊妹湖呢！

两两个个湖湖

在传统意义上，桥是与河流相伴
的，像刻上古老文明印记的赵州桥，标
志现代文明的南京长江大桥。

然而，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与交通
业的发达，道路立交桥应运而生，桥不
再结缘于水。飞架于北京海淀与昌平之
间的西三旗桥就是这样。它与流动的河
无关，却不息昼夜地流淌着，车流，人
流。
在京城，西三旗桥是一座普通的立

交桥，与复兴、阜成门、东(西)直门等著
名立交桥相比，自然是小巫级别的，着
实有些羞涩，但是凭我的直感，它在北
京的地位不亚于那些名桥，应该是不容
小觑的。
西三旗自古即为京都通衢大道，又

是明代皇帝前往天寿山谒陵的必经之
路，所以从明永乐年间就派驻百户所在
此屯军。如今的西三旗依然是北京交通
要道，桥上是京藏高速首段八达岭高
速，桥下是一条交通要道，这两条路都
是北京连接京外地区的重要枢纽，而西
三旗桥也自然成为一个交通咽喉。

西三旗桥永远是动感的。桥上桥下
都是不懈奔腾的车流，无数的汽车连接
成了条条神龙，不见其首，也不见其尾，
就那么上演一场无休无止的马拉松赛，
追逐一般向前跃动着，如大河中的波浪
一样，所不同的是，河中的波浪是朝着
同一方向的，而这里的车流是多向的，
向西，向东，向南，向北，来来往往，前后
相拥，似乎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
处于一种永动的状态。

西三旗桥下的路道上，伴随着浩浩
荡荡的车辆巨流，有庞大的鱼群游走其
中，又构成了一股绵延攒动的人的洪

流。这是庞大的年轻人群，他们或徒步，
或蹬着共享单车，装束虽然各异，但后
背上几乎一律背着双肩包，姿势也几乎
相同，探向前方，行色匆匆。据了解，西
三旗一带有许多住宅小区，而西三旗桥
西南有中关村等功用不一的创业园。背
负双肩包的游鱼们每天清晨就由这些
小区聚拢到西三旗桥下，形成偌大的鱼
群，然后向远远近近的创业园游去；入
夜时分，又披星戴月从不同的方位游回
来，再次聚拢在西三旗桥下，然后匆匆
向各自的小区游去，让那属于自己的一
扇窗亮着的灯光洗去一天的忙碌与疲
惫。
夜的西三旗桥又是灯的河流，一盏

盏的车灯连缀成一条条光亮的火龙，闪
闪烁烁地动，一些车灯渐渐暗淡于夜色
中，另一些车灯又继起来，真正如古人
所造的一个词语“川流不息”。桥上桥下
的灯流彼此交相辉映，更似涌动的海
浪，忽而高，忽而低，起起伏伏，像是谁
持着一根根白而亮的链条在兴奋地狂
舞，舞出了鬼步舞或圆舞曲的节奏。我
叹服了哲学家创造的多元论经典原理，
也叹服了这座桥，它将一个经典哲学原
理做了最直观最经典的诠释。

西三旗桥是动态的桥。在这里，安
静是不属于它的，悠闲是不属于它的，

恬淡是不属于它的，它总是那么喧闹，
那么匆忙，那么卯足了劲儿去追逐未知
的远方。西三旗桥下没有河流，却不舍
昼夜地流淌着无数人匆忙的脚步与焕
然的梦想。

西三旗桥是以其位于西三旗而命
名的，由它的“旗”字，我总会联想到清
代的八旗军，于是武断地认为这个地方
是作为清代的八旗军驻地而得名。后
来，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西三旗之形
成与得名，与清代八旗军并无关系。

其实，西三旗之名源自明代，是当
时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
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
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卫所有千户所、
百户所，所下分总旗、小旗，“旗”为最基
层单位，如同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
御异族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
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统领
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
驻军战马所需，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
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
马。明朝时，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
房很多，其中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很
有名。当时，黄土店周边少有村庄，到处
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来牧马
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
间。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

村庄就是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它
们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
所处方位命名。

试着想象一下：一片旷野，白云悠
悠，草树碧绿，溪水潺潺，三五村落散于
其间，成群的牛马缓缓游弋，袅袅炊烟
处有兵卒与村民闲适地聊叙家常，抑或
牵着马赶着牛行走在如茵的草地上，小
溪边，他们的歌声或口哨声随着微风轻
轻飘荡，一直袅绕到空中的白云。一切，
都是静悄悄的，静成了一幅油画，一幅
主调静谧的油画；一切，都是慢节奏的，
如影视剧里的慢镜头，舒缓，抒情。

而如今，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变得
越来越急促，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情状已成为过去的故事。尤其是在这国
际大都市，快节奏，高速度，超动感，所
有的一切都受着惯性力的作用，根本停
不下匆忙的脚步。也许正因为如此，这
座城市才十分张扬地变高变大，日新月
异，活力四射，释放出美轮美奂的色彩。
然而，急切匆忙的狂奔，是否错过

一路的风景；无休无止的躁动，是否沉
淀了内心的安静；炫目焕然的燃放，是
否反刍了其中的真意。

近年来，极简主义者倡导，欲望极
简，物质极简，生活极简……或许，被繁
杂绑架的生活，不妨做个减法，褪去繁
复的甲壳，精简纷繁的程序，放慢急匆
的步履，也许生活会多一分轻松，多一
分简易，多一分惬意。

西三旗桥奔流不息，但愿它能舒缓
一下流速，让这流动的车、流动的人以
极简而沉静的心重温“旗”的影子，赏一
赏蓝天、白云、绿草、溪流。

赵克明，皖西洪集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
笔学会会员。有散文、小说、诗歌(歌词)、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
《华夏散文》《广州文艺》《中华文学》《散文诗世界》《诗歌月刊》
《上海词家》《散文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海外文摘》等数
十家报刊，收入《诗意的红烛》《阅读安徽》《精短散文佳篇选粹
2018》《安徽散文诗年选·2021卷》《2022中国精短小说年选》等十
余部作品集，获得过全国教师文学奖、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
奖、安徽省新闻奖、山东省“牡丹杯”全国散文大赛奖、河北省“我
的读书故事”征文奖等20余个奖项，散文集《悼念一条河》连载于
中国作家网。

那条河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清楚
了，也许它压根儿就没有名字，或者本
就不是一条河而是一道过水沟；但在我
童年的记忆里，它是一条真正的河，在
我的河流词典里比长江、黄河更醒目。
我的家乡冈多水少，村前有一口水

塘，村后有一条小河。河是顺着冈边蜿
蜒而来的，两岸并不宽，最宽处大约就
两三米吧，因而不需要架桥，行人可以
从较窄的地方跨过去。河水也并不深，
只有到了雨水季节才没过一半的河床，
倒映着两岸的花草流云般漂移，如巧手
的织女轻轻抖动刚织好的锦缎；而在平
日里它就那么清泠泠的一脉，潺潺地流
着，水底的鹅卵石和小鱼小虾清晰可
见。
孩提时，小河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

欢的玩耍之处。那时候，孩子们有一项
任务——— 放鹅，就是把自家的小鹅赶到
野外吃草。待到小鹅的脖颈子鼓起一圈
的时候，便把它们赶到小河里去漂漂，
大家也就跳入水中与鹅们一起嬉戏了，
捉小鱼小虾，逮小蝌蚪，捡拾鹅卵石。小
河里的鹅卵石大小不一，大的如鹅蛋，
小的如豆粒，但通体一律白色，晶莹剔
透，握在手中凉凉的，有一种润润的感
觉。
我很好奇：这小河并不大，流水也不

急，怎么会有这么多光滑的石头呢？老
祖母曾很神秘地告诉我：很久很久以
前，这个地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时
有水怪兴风作浪，溅起石头雨，让人生
活在惊恐中，龙王爷怜悯生民，纵身把海底翻朝天，就成了现在
的样子。祖母的解释到底有没有依据无从考查，反正我是深信不
疑的，因为在我的心中祖母是知古道今的人，她所说的自然没
错。每当在小河里捡鹅卵石时，我的眼前总浮现出一片汪洋，一
块块小石头像鱼一样踊跃地跳动着。

带着这样美好的想象捡来的石子，还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
那就是伙伴们围在一圈玩抓石子游戏，谁的石子被抓完了就再
下河去捡，一直玩到家人拖长音调喊“吃饭喽——— ！”才肯罢休，
或者玩到小鹅自己回家进圈了，大家竟毫无觉察。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会在小河里打水仗，赤着脚，踩在滑
溜溜的鹅卵石上，脚板麻酥酥的，于是大家撩水对洒，由撩水而
泼水，由手动而手脚齐动，有人还将草帽拽下来当水瓢，直泼得
一个个都成了“水猴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满河都是咯咯的笑
声。当然，这会是在夏天，大家都不用担心被大人责骂，因为都穿
得单，水仗打完跳上岸，敞开衣襟躺在草地，不一会儿衣服就全
干了，所发生的一切都没了影儿。

河中的乐趣自不待言，河岸的乐趣也无穷无尽。河的两岸长
满了青草和灌木，春天草色由黄而绿，树木由疏而密；夏天草木
葱茏，繁花盛开，蜂飞蝶舞，枝头一片喧闹；秋天黄叶殆尽，野果
垂挂，显得十分招摇；冬天冰雪覆盖，皑皑一片，将小河渲染成一
幅水墨画。一年四季，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来到河岸，寻找属于
自己的童趣。抽茅衣、采桑葚、掐大麦泡、捉蜻蜓蝴蝶、堆雪房子
雪人都是很有趣的事儿。茅衣是茅草花未开出的蕊，软软的，嫩
嫩的，甜甜的，把抽出来的茅衣扎成一小把，边玩游戏边剥了吃。
大麦泡学名覆盆子，味道酸甜酸甜的，掐下长有果实的枝条，轻
轻采摘下来，用茅草的茎穿成项链样的一串，提溜在手上，一颗
颗地取下来，有滋有味地品尝。

不过，祖母常提醒我：刺蓬中的红果子下面有蛇精呢，太贪
吃会被它缠住。有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个孩子采野果被蛇缠住了
腿，大人用剪子剪蛇，而蛇却越缠越紧，直到把孩子的腿缠青了，
身子缠青了……此后，每当看到小河边有红果子在枝头招摇，我
就立时记起祖母的话，便也格外警惕起来。

捉蜻蜓蝴蝶的乐趣在“捉”上，小河岸边植被丰富，蜻蜓蝴蝶
很多，但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精灵机警得很，悠闲地停飞在草叶或
花枝间，可待你刚一伸手，它却轻动薄翼，移到另一棵草或树枝
上。偶尔捉到一两只蝴蝶，也会在观赏之后放掉，因为祖母常讲
梁三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他们最后都化作了蝴蝶，于是便对蝴
蝶产生了怜悯之心……

小河就这样伴随着我贫瘠而富有的童年，如同一根精神血
管一样搏动在我成长的躯体内。不知何年何月，也许是我告别少
年求学工作于外地的时候，也许是祖母日渐老迈溘然离世的时
候，那条小河不再撒欢，不再歌唱，不再叙说那引人遐想的故事。

先是来水处的山冈被推土机改造成田地了，后是村庄上人
家房屋扩建填埋了一部分河床。有一年清明，回乡给祖母扫墓，
已经认不清小河的位置，我指着一排杨柳树问：“这里是那条小
河吗？”二弟说：“是的。我记事时它还在，后来不知不觉就没了。”
又过了几年回乡祭祖，忽见那排杨柳树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水泥路、电线杆，母亲说：“电通了，自来水也通了。”我提及那
条小河，她长叹道：“那河水真清！——— 你小时候还捉过一条大鲶
鱼呢……”我默默立在那儿，脑海里闪动着那一泓清泠泠的水，
闪动着童年小伙伴们在小河里欢快嬉逐的身影，闪动着祖母摇
着芭蕉扇娓娓给我讲故事的情景……

童年一起在小河里玩耍的小伙伴们已经不知去向，祖母的
坟墓就兀然立在离小河故道不远的冈边上，而那条小河也只能
永远流淌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悼悼
念念
一一
条条
河河

西西三三旗旗桥桥断断想想

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象中，月亮
是最为鲜明突出的，尤其是中秋月，遥
远的古代就有秋祀拜月的风俗。《礼记》
中有言，“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
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就是拜月
的意思。
中秋赏月，自然因为月亮的美好。

《诗经》中就有一首《月出》：“月出皓兮，
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蚤兮。月出照
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
出皎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
兮。”月光如水，美人如花，明月、美人相
辉相映，既活现出月下美人的迷离动
人，又映衬出空中明月的皎洁可人。

仰望皎皎明月，会产生许多浪漫的
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
人们极易进入神话的世界。那个射日英
雄后羿的妻子——— 嫦娥，面对着手持宝
剑威逼她交出不死之药的歹人蓬蒙，情
急之下毅然打开药匣一口吞下药物，结
果飘离地面，飞向天空。她牵挂着心爱
的丈夫，就落在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
被关在寂寞的月宫中，成了后羿痴痴仰
望的倩影。那个手持板斧的吴刚，原在
南天门当职，因惦念嫦娥分神，常疏于
职守，被玉帝罚到月亮上去砍一棵叫月
桂的大树，可无论他怎么用力，桂树依
然枝繁叶茂，每逢中秋香气四溢。吴刚
灵机一动，就把它的种子播撒到人间。

月亮美好的传说，触动古人的情

感，于是中秋赏月、拜月、吃团圆月饼便
成习俗，且演绎出许多浪漫的欢娱。相
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祭拜月
神，长大后因高尚的品德而被召入宫中
却始终未得宠幸。某年农历八月十五，
正在赏月的天子邂逅了静谧月光下皎
洁宁静的她，被她淡然、清逸的气质吸
引，遂封她为后。从此，便有少女中秋
拜月，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唐代

《开元遗事》也记载一个传奇：中秋夜，
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乐，兴极之
时，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
得半部《霓裳羽衣曲》，后来补充完整，
成为传世之作。唐明皇念念不忘这月宫
之行，每年此时此刻，必要赏月一番。皇
上有此雅兴，百姓便相效仿，月圆之时
欢聚一堂，享受人间美景。
中秋赏月，唐代极盛，宋、明、清代

更具规模，从各地至今遗存的许多“拜
月坛”“拜月亭”“望月楼”古迹可见一
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
家祭月修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

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供于几
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
谈，共赏明月。南方洞庭湖一带，渔民还
有中秋月夜对歌的习俗。“人间此境知
难必，快意翻从偶然得。遥闻渔父唱歌
来，始觉中秋是今夕。”诗人查慎行的诗
作就描写了这一情景。

古代文人雅士更以秋节观月、赏
月、玩月为雅兴或“时尚”。唐白居
易中秋日会招呼友人一起赏月，“人
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意何如”；
刘禹锡也是如此，夜半看云开见月，
于是“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
司空图尤钟情于月，到中秋日表示，
“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王建
对月怀人，起别离思聚之意，“今夜
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出
身卑微的曹松看着月亮，想到的是月
光的大公无私，“直到天头天尽处，
不曾私照一人家”；身贬黄州的苏轼
则在这美好月色之中，感叹人生的虚
幻与短促，“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

凉”。
赏月吟诗，已然成为古代文人最浪

漫的精神追求。千百年来，留下许多令
人玩味的佳作。唐玄宗时才子张九龄，
写了广为流传的《望月怀远》，留下“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传世名句；宋
代大词人苏东坡一首《水调歌头》，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古咏唱；
宋辛弃疾在《满江红·中秋》中也写道，

“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
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被朝廷任命为散
骑常侍，与谢瞻住邻居。中秋之夜，顾在
自家院子里赏月，诗兴大发，便高声吟
起诗来。谢听到他的吟咏，亦隔墙称赞。
听到谢称赞，顾更加兴奋，一句接一句
没完没了地吟起来。谢陪他时间太长，
欲入室就寝，临时找个下人，让他随机
应变。人换了，顾恺之却浑然不知，一直
吟咏到天亮才罢休。

可以想见，那高挂于天空的皎皎
圆月在古人心中何等有分量，它撩拨
了诗人多少浪漫的遐思与想象，而秋
日赏月又氤氲着多么浓郁的诗意与高
雅的文化！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远离了每年

的圆月中秋，在“嫦娥奔月”由神话变为
现实的今天，许多人折了想象的翅膀而
背着功利的行囊在匆匆赶路，却无暇驻
足仰望夜空中的那一轮皎月，任由它孤
独寂寞地挂在高高的天幕上。

皎皎皎皎中中天天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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